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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沃土土春春晖晖

王京隆(1933-2016)，今蚌埠市南郊雪华
乡大王庄人。大王庄如今已划作蚌山区湖滨
社区，变成蚌埠拓展区的高楼大厦了。

京隆说他“在乡间学屋苦读十年”。实际
上，农家忙月如火。五月打麦，六月耘禾，九月
收稻，十月冬藏。王家人手又少，京隆常被迫
辍学，去帮助农民的父母劳作。据京隆的儿子
王洪彦说，“父亲读书一直是断断续续，半耕
半读，实际上真正读书只有五年半时间(含解
放后读书半年)”。由于读书不多，根基不深，
使他在创作实践中遭遇到难题，不得不从头
花了数倍精力，以作补救。京隆终生苦读，感
天动地。他为了学习古汉语，自编了一部教
材；仅仅是通假字部分，稿纸便密密麻麻写了
100多页。
王京隆于1950年4月16岁时，由于父母

不让他读书，于是不告父母，离家出走，入蚌
埠市委第四期干部学校学习，在蚌埠市中粮
公司工作4个月后，于1950年9月来到六安，
先在寿县农村参加土改，然后在寿县县委工
作，并于1955年3月在寿县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5年12月至1959年1月，王京隆在《皖
西日报》担任记者、编辑。1959年1月至1962
年7月，在六安地区文联工作，负责编辑《皖西
文艺》。接着，六安文联撤销，《皖西文艺》停
刊。王京隆经过5次申请，婉拒多位领导挽留
和朋友的劝说，于1962年12月自愿下放到大
别山深山、皖豫交界处的全军公社担任团委
书记。不久，安徽省民政厅发现了他，调他去
合肥“安徽省烈士传记编写组”编写烈士传
记。1966年1月，编写组结束工作。当时，从全
省老区抽去的5名干部，有4人均申请留在合
肥工作，而独有王京隆没有申请，但有关领导
偏偏看中王京隆要留下他，这对王京隆的“打
击”甚大。于是王京隆在金寨县委组织部与省
民政厅之间，上下托人、求告甚至哀求，终于
回到金寨。

回到金寨之后，王京隆并没有回到亲爱
的全军。有关领导说他不适合回到山村，应该
在县城发挥“更大作用”。于是，从1966年1月
至1973年8月，王京隆留在金寨县民劳局工
作。此后才调到文化部门，先在县文化馆后在
县文化局担任创作组长，直到1993年10月退
休。
王京隆迷恋文学，为了文学而折腾，还令

夫人、家庭也跟着折腾。他的夫人肖如芬，与
京隆同年，娘家距大王庄不远，是一位精明、
能干的淮河姑娘。她初小文化程度，能写简短
书信，于1950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比京隆
足足早了5年)，属“人中龙凤”。她解放初在蚌
埠市区一家酱菜厂担任负责人。她随王京隆
落户深山，丢掉城市户口，当她和儿子从山乡
回到王京隆身边时，问题来了，三个人吃京隆
一份商品粮，显然不够，黑市粮又难买，肖如
芬不得不两度重回大王庄务农。其实当年王
京隆就在县民劳局工作，解决户口的先例不
少，但他就是免开尊口，致使肖如芬十多年间
演绎了一出“三进山城”。一直到1979年，国家
放宽了城市户口政策，肖如芬母子才落实城
镇户口，吃到商品粮。

其实王京隆迷恋基层，一心一意深入民
间，是有原因的。原来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
就是安徽著名的文学青年。当年要想出版个
人文学著作，真是难于上青天。可是，1958年
至1959年，王京隆25-26岁时，安徽人民出版
社相继出版他的两部文学作品，散文集《爱国
社散记》、短篇小说集《四叔讲的故事》。前书
印了4070册，后书印了5000册，流播全省以
至省外，使王京隆这个名字震动安徽文苑。接

着，他在上海《萌芽》、安徽《安徽文学》和六安
《皖西日报》上，发表了一批文学作品。同时，
进入上世纪六十年代，他又酝酿、写出一部反
映大别山革命斗争的16万字长篇小说《一声
春雷动》(这部小说1966年初寄给上海文艺出
版社。当时上海的“革命”风暴序幕已显，当然
吃了退稿闷棍，京隆一怒将文稿烧了，终使这
部长篇永远泯灭于人间)。……看到了这些，
我们终于明白王京隆的初心：他是响应伟大
领袖的《讲话》号召，一切有出息的文学家、艺
术家，必须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必须深入基层
服务于工农兵、服务于祖国和人民。因此他才
不顾一切，毫不犹豫，落户金寨，深入山乡。
王京隆折腾自己、折腾家庭，但对发展金

寨县的文化特别是文学事业，毫不折腾。金寨
县1932年建县，除了抗日战争期间作为安徽
大后方为文人青睐之外，从此之后便沉落深
山，渐难为外人所知，文学逐渐与皖西大地一
起，被轻贱者称作“沙漠之地”。而王京隆来
了，走遍金寨的山山水水，俯视这片对中国革
命作过重要贡献的壮丽大地，不仅“相看两不
厌”，而是献出了整个身心。

王京隆从1966年元月到1973年8月在金
寨县民劳局工作、从1973年8月到1993年10
月在金寨县文化馆、文化局工作这28年间，以
至他退休后直到2016年辞世这23年间，凡51
个春风秋雨，历半个世纪岁月，王京隆作为一
名文化干部、普通党员、金寨人民的忠勇儿
子，孜孜终日，矻矻不懈，夙兴夜寐，尽力竭
智，做着热情、辛勤、无私的奉献。

王京隆知道，要想发展金寨的文学事业，
首先必须发现、培养一大批文学人才。这点，
他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他经常到各乡镇
采风，注意发现人才，同时注意从报纸刊物上

“找”作者，并与之建立联系，相互在写作上赋
能；二是创办《梅山文艺》，担任主编，为文学
青年搭建创作平台；三是举办文学函授班，让
文学青年接受系统的知识培训，其中还穿插
多次面授；四是鼓励学校和社会上文学爱好
者办文学社团和油印文学小报，激发青年们
的写作兴趣；五是积极热情地约集一些创作
上的朋友，定期拿出作品，互相传读，互提作
品意见，互济互补，共同提高，直到满意为止。
如此内外发力，终使金寨县文学事业改变了
面貌，出现一批文学新人，如周拥军、吴孔文、
程勇、易志刚、蒋旻等人。其中周拥军写诗
1000多首，在全国各大报纸、报刊发表，成了
皖西以至安徽的著名诗人。吴孔文如今是六
安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依然不断地向文苑、向
社会贡献精美的散文。

王京隆个人呢，我们说，“京隆的作品是
皖西当代文学的高峰之一”，他的文学语言

“可列皖西当代文学的前茅”。
京隆在文学创作上的升格和突破，是从

散文诗开始的。京隆在散文诗集《滩音》(中国
文化出版社2008年6月第一版)的《跋语》中
说：
我最早读到的散文诗是柯蓝和郭风的

“两笛”，后来才读到惠特曼、波德莱尔、泰戈
尔、德富芦花等大师们的作品。
我是一个孤陋寡闻者，又是一个求知狂。

我第一次读到柯蓝的散文诗时，他的深邃的
哲思，美丽的文辞，自由、活泼、简洁的文体，
一下子攫住了我的魂魄！于是我到处寻找散
文诗的踪迹，并潜心地学习它。
当我的第一篇散文诗在1962年《羊城晚

报》发表后，我便走上了散文诗创作的漫长道
路。
京隆在文章中所说的“两笛”，指柯蓝的

《早霞短笛》和郭风的《叶笛集》。京隆从“两
笛”起步，眼界逐渐开阔，建立了全球视野，又
精读了中外名家的散文和散文诗，发现了散
文诗这种诗体的美妙，也发现了自己与大师
们之间的差距，从而不断学习、补课，研究古
汉语，提高自己的哲思，净化自己的素养，并
笔耕不辍，多写、多发表散文诗。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出现了散
文诗创作空前繁荣的景象，京隆也随之起舞，
他的散文诗创作在安徽、在全国逐渐崭露头
角。1990年，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王京隆的
散文诗集《白色鸟》，著名诗人严阵为其作序，
该书印了4200册，极受欢迎，一时脱销。
京隆的散文诗贵在语言之美。文学创作

的关键，实际上是在写语言。孔老夫子说：“言
之无文，行而不远”；高尔基说：“文学的第一
要素是语言”；而唐代大诗人杜甫，更是有“语
不惊人死不休”的追求和呼喊。纵观刘勰把文
章风格概括为八大类，其中的典雅，远奥，精
约，新奇，京隆的散文诗都通过语言鲜明地体
现出来。京隆在《语言之魂》一文中说：
“语言是心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心
动而言发，言发而见性见智。于是便产生出
‘一语道破天机的妙用，一言兴邦’的奇迹。语
言可以摹‘难显之状’，可以达‘难传之情’，可
以‘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发蕴而
飞滞，披瞽而骇聋’。《易》曰：‘鼓天下而动者，
存平辞’”。
“语言经过历史的淘洗、锤炼和净化，构
筑成文学，使语言走向纯粹”。
“现代文学主体意识的觉醒，标志着新的
语言意识的觉醒。它们规避理性，追踪情绪；
绕过口语，透视心理；漠视推理，重视表现，一
步步逼近内在生命的临界点。这样，语言和语
言的交流，便成为生命的相撞和相融。语言和
生命同样骚动不安，渴望探险，渴望蜕变，渴
望回归生命本体……”

王京隆自1962年开始发表散文诗开始，
经过半个世纪的探索、努力攀越，终于登上中
国散文诗的高峰。2003年，全国有影响的刊
物《中国散文诗》，将京隆载入中国近20年散
文诗发展“有代表性”的12位散文诗作家之
列。王京隆在皖西矗起一座散文诗高峰，超越
这座高峰者咱们乐待后生。

王京隆作品是皖西当代文学高峰之一的
另一个表现，是他的散文创作。

2008年9月，中国文化出版社出版京隆
散文集《大野》，收散文113篇，26万字。最近，
徐航编了一部《王京隆全集》，基本揽总了京
隆的全部散文，共152篇，30余万字。
京隆的散文制作精短，每篇两千字左右。

文义相偕，语言诗化，情思隽永，充溢美感和
哲思，非常耐读。

金寨县是新设置的县份，诞生不足百年。
山川秀丽，民风古朴，集鄂豫皖三省五县黎民
之乡音，是一个和衷共济的大家庭。它饱受战
争的创伤，新中国建立后，为兴修水利，又淹
没10万亩良田。……曾几何时，乡亲们昼夜守
望着这片土地，与贫困不懈抗争。金寨县得到
王京隆，是一种幸运。
京隆的散文，除了少数写蚌埠故乡和皖

西其他地方的篇什以外，百分之八十的篇章，
是写金寨的山川、风情、人物、历史、鸟兽、树
木、花草等等，几乎是无所不包，非常全面，非
常详尽。他写人物，几乎全写平民、百姓、小人
物；他写山川、村落，常写人迹罕至之处，为我
们展开了新的一页。而且它的笔端总是凝结
着深情，不乏滴滴泪、字字血。

京隆的散文，有时具体写一个地方，往往

历经数年、几十年，反复深入，反复观察，不仅
写出它的特别之处，而且写出特别之处产生
的原因，使我们读之久久难忘。这，最典型的
是《回望陈龙》。京隆多次采访陈龙，写出了数
篇文章，写出了陈龙的静谧安宁，写出了陈龙
的淳风美俗，写出了陈龙的团结互爱、辛勤劳
作、随遇而安和与日俱新、与时俱进，从而最
后得出“无亲和，不凝聚；无相助，不生存；无
挚爱，不人类”的结论。
王京隆还是皖西写报告文学的名家。他

跟踪采访长征战士，曾为毛主席炊事员，解放
后回故乡金寨县任几个粮站主任的李开文数
十年，两人结为密友，无话不谈，曾多次为他
写文章，其中以4万多字的《李开文的故事》最
长。皖西以至安徽所有有关李开文的文学、艺
术作品，几乎都是以王京隆有关李开文的作
品作为母本。

王京隆的另一部报告文学名作，是发表
于《清明》1985年第一期的中篇《从田园走向
世界》。该作具体写以桂绍松为首的霍山县八
户农民办的“霍山县农工商外贸产品联合加
工厂”的业绩。“八户厂”是霍山人民创业史上
的壮举，更是八户农民在造福求富道路上所
表现出的空前勇气和志气！京隆这篇报告文
学和稍后写的反映同一题材的《风景这边独
好》(中篇 )，不仅写出了八户农民奋斗的成
功，更反映了他们奋斗的艰难。这在当时的六
安地区以至安徽省，都对经济发展产生了推
动。
由王京隆提供素材，由陈桂棣、春桃、京

隆合作推出的两部中篇报告文学，发表于著
名期刊《当代》。这就是2010年第四期《当代》
的《“叛徒”何曼》，2011年第一期《当代》的

《失语的红军》。这两部中篇传播更广，影响深
远。
王京隆为人豁达、乐观，不乏幽默。说来

读者可能不信，他还很会跳舞，胡琴和小提琴
拉的水平也很高，而且是一位气功专家。

王京隆不惜远行数百里，到故乡蚌埠寻
找舞师。舞师是一对伉俪舞星，受过日本国际
舞大师北条张弘的指导，荣获过全国第三届
国际舞锦标赛亚军、安徽省首届国际舞锦标
赛冠军。京隆以一个月每日6小时的流汗代
价，学会了中外各种舞蹈，之后回到金寨梅山
开设舞厅教舞。直到如今，梅山镇一些老年男
女还依稀记得，当年王舞师如何给他们带来
了青春的觉醒以及沉入舞池的欢乐。

王京隆拉二胡、小提琴，先学的是二胡。
他学二胡主要是靠自学，但也不乏名师指点。
京隆曾说，在“天下大乱”的动乱年月，他曾同
音乐朋友一道，去找中央民族乐团的二胡专
家张韶请教，去找二胡大师刘天华的胞弟二
胡专家刘北茂请教，去找二胡演奏家闵慧芬
请教，去找著名小提琴家马思聪(出国，未遇)
请教。京隆的二胡学到何种程度呢？简单说，
他曾经毫不丢脸地多次登台演出。

京隆在自己一部文集的跋语中曾说：
“我生性率直。于人于事，毫无戒备与惕
厉，喜欢单刀直入，坦诚直言。而直言只有直
言的人才爱听。世人多长顺风耳，需要吹捧、
奉承和泛滥的赞美。这些我都不会。我不懂得
迂回、曲折、心计与权术。……我自甘落后，自
认倒霉。但是我永远也不会屈从，逐流，去做
媚俗的奴骨！”
“我只愿做一个真实的人，自信而又自在
的人。我只愿向完整的人格看齐！我简单地活
着，复杂地活着。我渺小又伟大，丑陋又俊美，
自卑又自豪，坚强又脆弱。因为我是一个复杂
的人，真实的人！”

王京隆和妻子肖如芬，这对淮河儿女分
别以84岁和87岁高龄辞世，静静地长眠在金
寨的青山绿水之间。王京隆，这位对皖西文学
作过重要贡献的共产党员，这位德艺双馨的
作家、诗人，值得我们树以榜样学习，并作恒
久的绵绵的思念。

“三·一八”也许大家都知
道，但不一定知道在这场震惊中
外的事件中，有两位叶集人，一
个叫韦丛芜，一个叫赵赤坪，都
身在其中，亲历了惨案的整个过
程，他们从血泊中爬出来，并撰
写诗歌加以控诉。
本来，学生是要读书的，群

众是要干活吃饭的，不是非要去
请愿，但是，情势所逼，爱国心使
得他们不能对一些国事视而不
见。他们胸中装着的那颗爱国心
冲撞着他们，所以在三月十八日
这一天，他们义无反顾地走进了
游行的队列！
韦丛芜当时在燕京大学读

书，很多同学都参加了游行，赵
赤坪和他们走在一起，打着横
幅，在请愿的队伍里振臂高呼，
谁都没有想到，段祺瑞的卫队穷
凶极恶，竟然向手无寸铁的民众
射出了罪恶的子弹。

子弹从赵赤坪的耳朵边“嗖
嗖”飞过，游行的人们并没有因为
枪声大作而慌乱，他们仍然挎着
胳膊，一边前进，一边愤怒地喊着
口号。很快就有人倒下，赵赤坪弯
腰去扶身边一位受伤的青年，还
没有扶住，另一个人又中弹了。那
个人倒在地上，双手搂住膝盖。血
从他的指缝中汩汩流出。赵赤坪
爬到他的身边，关切地问：“怎么
样了，还能走吗？我扶你起来！”那
个人紧紧咬住嘴唇，脸部因剧痛
而有些扭曲。赵赤坪解下脖子上
的白色围巾，给那个人捆扎，殷红
的鲜血瞬间从白色中洇出来。又
一发子弹飞来，那人一把推到赵
赤坪：“快躺下！”

这一推，赵赤坪躲过了子弹，
而他自己胳膊又中了弹，血迸溅
在赵赤坪的脸上和胸前。他忍着
剧痛，指着另一边：“快去帮助她
们！”赵赤坪顺着他手指的方向，
看到一个女子正欲搀扶另一个女
子挣扎着站起来，蹒跚前行，可还
没等赵赤坪走到近前，又一颗子
弹袭来，子弹从左背入，前胸出，那女子瞬间倒下。
四周弥漫着血腥，有的在蠕动，有的在爬行，赵赤坪

不知道自己是否受了伤，只感觉头颅沉重，四肢不力，一
阵晕眩，昏厥过去。
现场一片混乱，暴行中，韦丛芜也受了伤，被压在伤

亡的人堆中，喘不过气来，也失去了知觉。不知道过了多
久，他醒来，感觉全身沉重，他扒开压在身上的腿脚，发
现他们都一动不动。

韦丛芜满身血污从人堆里爬出来，大街上已经安
静，卫队不见了，游行的队伍也不见了，只有横七竖八躺
在地上的人。他爬呀，爬呀，爬到街道的栏杆边。终于，有
人发现了他，把他搀扶着回到寓所。

这一事过了好几日，韦丛芜的心绪都难以平复。他
在愤激中写下诗篇：《我披着血衣爬过寥阔的街心—记
3月18日北京国务院前的大屠杀》：
在伤亡的堆中，我左臂下压着一个血流满面的少

年，右臂下
压着一个侧身挣扎着的黄衣女生
左臂下的死身已硬，右臂下发出哀绝的“莫要压

我！”的声音
挣扎，挣扎，我的头好容易终得向外伸引
枪声、呻吟、挣扎、哀号、艰难爬行，一路血污，只有

亲身经历的人，才能够把场面书写的如此真切，如此有
画面感！可以想象，24岁的韦丛芜在惨绝人寰的屠杀和
纵横淋漓的血色中，思想感情经历了怎样的震颤，对段
祺瑞政府的暴行内心充斥着怎样的愤慨！他要控诉，把
这难以置信的事实写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军阀政府
的恶行！
韦丛芜还写了《我踟蹰，踟蹰，有如幽魂》一文，他

一边写，一边流泪，义愤填满胸膛。“三·一八”的枪声，
无休止地回响在他的脑海；“三·一八”的血泊，久久地
淋漓在他的目前，印记深入骨髓！

鲁迅也写文声讨，他在《记念刘和珍君》中写道：
“我在十八日早晨，才知道上午有群众向执政府请愿的
事；下午便得到噩耗，说卫队居然开枪，死伤至数百人，
而刘和珍君即在遇害者之列，但我对于这些传说，竟至
于颇为怀疑。”三·一八事件死难学生中，有两个是鲁迅
的弟子，刘和珍和杨德群。鲁迅的心情，可以说是“出离
愤怒了”。刘和珍是未名社的忠实粉丝，《出了象牙之
塔》出版后，第一个到未名社购买的就是她，订阅《莽
原》半月刊全年的也是她。一个性情温和、始终微笑着
的女学生，竟遭军阀残忍荼毒。

鲁迅痛斥执政府的暴行，发出“不在沉默中爆发，
就在沉默中灭亡”的呐喊，并且在《无花的蔷薇之二》一
文中，称“三月十八日，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赵赤坪也在《莽原》上发了镌刻着伤痕的诗歌《深
葬》，表达了对黑暗社会的憎恨，对未来人生的憧憬，表
示要热烈地完成自己的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从今后，我不再做任何幸福的幻想，
我不怨恨，也不悲哀，更不呻吟。
我只热烈地去完成我的工作，
直到燃尽了这蜡烛的人生。
……
未名社的另一位成员曹靖华，是在“三·一八”惨

案的次日来到北平的。一见到赵赤坪和韦丛芜，就紧
紧握住他们的手，激动地夸奖：“你们是好样的，我来
迟了一步，好遗憾没能和你们一起与那暴力的政府抗
争！”
曹靖华所在的河南国民革命军第二军，被当地军

阀打败，曹靖华取道徐州、上海，到北京来的，未名社
六个成员聚在了一起。大家聊了很多，聊“三·一八”，
聊当前政局，聊《莽原》最新一期的稿件，聊未名社的
出版问题，也聊中国的出路和未来。

不久之后，有一天中午，赵赤坪和韦素园正坐在
社里聊天，进来一个陌生人。那人带着礼帽，穿一身黑
衣，他先在书架前来回走一圈，然后对赵赤坪一扬手，
出门而去。赵赤坪也就站起来，跟着他走了。

这是当时所谓的“文明”的捕人方式，赵赤坪是个
久经考验的人，他自然懂，就这样，赵赤坪被抓了。
本来他们以为很快就会被释放，可是赵赤坪被抓

半个多月，也没有见出来。大家非常着急，四处打听消
息，最后通过俄语专门学校的一个人，花钱买通狱卒，
才打听到消息。

狱中传出话来：“这个人铁嘴钢牙，打死不说半句
软话。看来确实不是共产党员，不然不能那么硬气。”于
是寻人情，找关系，通路子，筹保释金，写保证书，才终
于把赵赤坪保释出来。
经历“三·一

八”之后，未名
社里年轻人对
时局看得更清
了，对进步和解
放更有了深切
的向往，几个人
的心更紧地凝
聚在一起！

余成器，是一位我刚刚结识不久
的朋友。
余成器，出生在金寨县燕子河镇

五猴山下的余家大院。这名字，是他的
大爷爷、余家有名的大知识分子起的，
足见老一辈对孩子的期许。
在金寨这片充满故事的土地上，

余成器可以说算是一位独特的人物。
作词、出书、开民宿、收藏奇石根雕，还
是县象棋协会会长，等等。在我眼里，
他就像一颗璀璨的星子，在故乡的天
空中散发着独属于自己的光芒。
不久前，因为他出版的新作《岁月

如歌》而相识。这本书，书名题写、序言
等，可谓将星璀璨，他们对走出深山、
才艺和创业有成的余成器，满满的赞
许和关爱。一个山里走出的娃娃，是怎
么做到的呀？

随着了解的深入，我发现余成器
的长处，就在于他的魅力是多元的、独
特的、奋发的。
他现在可以被称为一名词作家。

他的笔尖流淌着对生活、对故乡的细
腻情感。

“立夏起义在那红色土地，数万儿
女前赴后继，从那中原突围，走过了多
少胜利，写下了无数的故事，留下了永
远的记忆。大别山，大别山，你爱心托
起未来的希望，大别山，大别山，你是
将军的故里，你是千古的传奇……”这
首《情系大别山》，旋律优美，深情款
款。余成器说，这是他30岁创作的。当
时他是安徽省季候风文化传媒公司总
策划。他自幼热爱音乐，热爱创作，特
别在诗歌方面有执着的追求。作品多
次被中国词刊选中收藏，代表作有《初
恋》《再看你一眼》《行走在黄埔江畔》

《情系大别山》等。
22岁那年，余成器走出深山，到异

乡创业打拼，长期奔走在沿海和东南亚
之间。由于工作性质和地点的不确定
性，他很少有空回家看看，一直很遗憾
不能为家乡的经济建设尽一份责任，但
他内心却时刻牵挂着家乡的山山水水、
一石一景、一草一木，牵挂着养育他的
红色土地和曾经对他有过帮助的人。

大别山作为革命老区，蕴藏着厚
重的人文历史自然资源，有很多可歌
可泣的英雄事迹，有不胜枚举的民间

传说和感人故事，作为离家很久的游
子，他一直想用自己手中的笔，再结合
他内心深处对家乡那份至真至诚的思
念情怀，写一首他心中的歌。2005年
余成器创作出《大别山之歌》，寄往家
乡媒体发表，2006年又创作一首《我
爱大别山》。现在的这首《情系大别山》
就是在《我爱大别山》的基础上进行更
深一步的创作而成的。他希望通过一
首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在新时期再
一次唱响大别山，宣传家乡。

《情系大别山》这首作品，是余成
器和著名作曲家尹良先生携手倾心打
造的一首歌颂大别山革命老区的红色
旅游歌曲，展示大别山的历史人文、地
理景观及老区人民不畏艰难、奋发向
上的精神风貌。聆听这首具有代表性
的音乐作品，可以身临其境地感受大
别山的山水美、人文美和红色文化之
精髓。
或许在那宁静的夜晚，他听着金寨

的风声、雨声，灵感便如泉涌。那些关于
故乡的山水、关于故乡人的词句，就像
是灵动的精灵，从他的脑海跳跃到纸
上。他用文字编织着故乡的梦，把金寨
的美、金寨的情，传递给更多的人。
而他对民宿的喜爱与参与，更是

他与故乡紧密相连的又一体现。余成
器的民宿，就建在天堂寨镇马石村，名
字也非常有文化味：金寨绿叶初心主
题民宿。你细品你细看，这个民宿，不
仅是一个提供食宿的地方，更像是一
个展示金寨文化的小窗口。
步入民宿，你可以感受到金寨独

特的风土人情。每一个小景的布置，都

融入了他对故乡的理解与热爱。那墙
上挂着的字画，是他自己创作的关于
金寨的诗、词，又能让游客领略到金寨
的文化韵味。
余成器还是一位石头、根雕的收

藏家。民宿里的三间展示厅，是他收藏
的石头、根雕，这是他在故乡的山水间
寻找到的那些被岁月遗忘的瑰宝。每
一块石头，每一个根雕，都有着自己的
故事。这些石头和根雕，或许是大自然
在金寨这片土地上的独特创作。他把
它们收集起来，就像是收集着故乡的
记忆碎片。那些奇特的石头纹理，像是
金寨大地的脉络；那些根雕的形状，仿
佛是金寨山水的缩影。他用收藏的方
式，把故乡的自然之美定格在自己的
世界里。
余成器在他的新著中这样写道：

工作的原因，我在商业、艺术、政社领
域，均有交集，也正因为经历丰杂故而
感悟有别，认为自身无论处在人生的
何时何地,都没有忘记信念与初心；虽
然我的身份平凡，但从未搁浅那份与
生俱来的家国情怀。再一次感谢广大
读者的信赖，我就是一位永远的文艺
青年。
的确，在多次交流的过程中，比如

他的即席演唱、即席朗诵，都是满满的
故乡情节，故乡已经永远地融入他生
活的方方面面。他的词作里有故乡的
影子，他的民宿中散发着故乡的气息，
他收藏的石头根雕更是故乡自然的馈
赠。他就像一个守护者，守护着金寨的
文化、金寨的美好，也守护着自己心中
那份浓浓的故乡情。

“ 六月里 来 太阳热 ，小乖姐越晒 皮越
白”……近日，叶集区三元乡综合文化站活动室
里，传来一阵阵嘹亮的民歌声，传递着浓浓的乡
情与丝丝乡愁，让人荡气回肠。

叶集区姚李镇汇文村民间老艺人王启耀，
是一位80多岁的耄耋老人，也是叶集区姚李镇
皖西大别山民歌非遗文化传承人。他是土生土
长的姚李人，从小喜欢唱唱跳跳，受左邻右舍民
歌爱好者的影响，耳濡目染，对民歌产生了浓厚
的兴趣，学会了唱皖西大别山民歌。

据了解，王启耀在学校也经常唱民歌，深受
老师和同学们的好评。放牛，他骑在牛背山也哼
几句山歌，如痴如迷。如今，他的经典代表作有

《捡棉花》《秧歌》《慢赶牛》《乖姐送饭》等，在姚
李屡次举办的民间歌曲比赛中、中小学校园里
传唱。一首首脍炙人口的民间歌曲，犹如一壶

“陈年老酒”，既有皖西大别山韵味，又有浓厚的
地域乡土特色，唱起来朗朗上口，听起来韵味无
穷。

目前，叶集区宣传文化部门为了传承民间
文化，让民间文化之花绽放在蓼都大地上，特聘
王启耀为民歌教唱老师，负责三元、洪集、姚李
三个乡镇的民间歌曲教唱任务。王启耀欣然地
接受任务，为了不负众望，他挑灯夜战开始搜集
整理备课。近日，他已在三元镇开始教授，并持
续在洪集、姚李等乡镇巡回教唱民歌，受到全体
学员的一致好评与欢迎。

俗话说：“诌书礼戏真山歌”，皖西大别山民
歌也叫山歌，是一种民间小调，产生年代可以追
溯到元代，至今已有700余年的历史。按演唱内
容区分，民歌包括劳动号子、故事传说、爱情、生

活四大类型，演唱形式则有秧歌调、单口唱和对口篇三种。由于地区
不同，民歌类型的分布也不一样。江南一带为薅秧田里和打夯时的劳
动号子，南部大别山地区山歌以秧歌调为主。多年来，王启耀留心搜
集整理多首民歌，近年来以演唱传统的庐剧、民歌而闻名，密切配合
当地政府宣传政策、开展各种活动，人们尊称他为“老宣传”。

民歌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是皖西民间艺术瑰宝。为了抢救濒临
匿迹的民间文化瑰宝，姚李镇开启编写《姚李镇志》，王启耀和大顾店
年逾八旬的民歌手吴业英积极配合方志办人员，搜集皖西大别山民
歌劳动号子、叫卖调、抗日民歌等100余首，已编入《姚李镇志》。

“日头渐渐往下坠，小乖姐关门要入睡……”歌中唱到男耕女织
的爱情生活情愫，都是皖西大别山一带姚李庙特有的农家女爱情生
活描述，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散发出民间乡土气息。一方水土一
首歌，风情民俗尽传唱。
新时代新征程。王启耀用现代题材创作新的民歌，如《歌唱新时

代》《乡村变了样》等民歌调题材新颖，传唱到山村、田间、校园，使民
歌在下一代中得以传唱。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王启耀听着录音
一音一字地把歌曲用音符文字记录、整理下来，如痴如醉。2021年，
王启耀编写的民歌参加六安市第五届大别山歌会，获得特别奖，原生
态民歌《十二月农歌》、传统剧目选段《乖姐送饭》等群众喜闻乐见的
民歌受到欢迎。

为了把民间乡土文化与现代文化有机融合，让皖西民歌代代传
承下去，王启耀对民歌教唱很有信心。“真没想到，这次区里能安排我
担任民歌教师，我现在已到耄耋之年，也一直想把民间文化传承下
去，让民歌一代代久唱不衰。”王启耀表示。

王京隆对皖西文学的贡献
徐 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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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情系系大大别别山山的的文文艺艺青青年年
冯冯立立忠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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